
2021年11月28日，南京，大量考生走进考场参加公务员考试。摄：Dongxu Fang/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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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 会前夕 协委 世虹接受采访时建议 消对 女考公务 制 这 条没有

谁是最“清白”的中国人？——出身论卷土重来，宗法社会还会远吗

出身论逐渐扎根，势必要在“中国人”里再区分出“清白”的中国人和“被污染”的中国人，正如核酸检测也有阳性和阴
性。

评论 大陆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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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两会前夕，政协委员周世虹接受采访时建议，取消对罪犯子女考公务员的限制。这是一条没有写

进法律文件、但人人耳熟能详的潜规则，所谓“一人犯罪，影响三代”——去年上海封城期间，一个警察就

恐吓拒绝隔离的居民：“进行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那位居民也喊出流传一时的“这是我们最后一

代！”，作为对连坐威胁的激情反击。

周世虹的建议，几乎每年两会都有代表或委员提及，体制对此纹丝不动，公众通常也冷眼旁观，这本来就

是橡皮图章会议的默契，但今年却在舆论场招来了大量反对声音。在相关新闻的微博评论区，网民留言大

多是：“那些进去的官员最喜欢这个放开”，“老赖的子女享受着老赖提供的优质生活，受害者的子女反而得

不到应有的生活待遇”，“那你别犯罪不就可以了吗”，还有人质疑周世虹的动机，建议查一下他。

2018年2月27日，北京，一名官员在西装外套上佩戴中国共产党徽章。摄：Mark Schiefelbein/AP/达志影像

“考公”是“小镇做题家”的身份政治 


如果有人要改革考公的政审制度，让他们凭空多出许多竞争对手，有如要禁

掉美国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手上的枪。



反对的声音首先来自对特权的恐惧。许多网民提到贪官，认为如果贪官的子女利用贪官留下的资源，考取

公务员，上到高位后再替父母翻案，将危害体制。

有人举歌手曲婉婷的例子，她的母亲曾是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2021年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被判无

期徒刑。根据判决书，曲婉婷的母亲违规挪用了哈尔滨原种繁殖场职工的安置款。2021年就有东北下岗工

人后代痛斥曲婉婷，大意是曲婉婷在90年代就出国读书，过着优渥生活，而这些钱都是来自被她母亲毁掉

的无数家庭。



对曲婉婷的控诉是有力的，但在现实层面，不能考公对落马官员后代并不是太大的损失，更无法对在任的

官员产生威慑力。究其用意，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审规则，并不指向愤怒的网民念兹在兹的公平问题。



或者这样说，在特权阶层的游戏规则里，考公的门开着还是关着，是一个过于生僻的问题。落马官员哪怕

被体制抛弃，游戏规则往往仍对其后代网开一面，默许其（在国内或海外）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而不是

穷追猛打。这是一个阶层的团结，也是既得利益者的后路。所以很难想象一个曲婉婷这样的后代，会想考

公再经历一次父辈的“原始积累”。

在视频网站b站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法律学者罗翔也评论了此事：“很多人往往只注重对特权的抨击，而对

反对歧视并不十分重视。”罗翔非常委婉地劝解读者，他说，法律人很少将自己代入强人的角色，而往往把

自己代入弱者的视野。还提醒，买鹦鹉、买药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而很多人并不知道。

对中国的法治状况有清醒认知的人，必然会知道，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审规则，更容易伤害到弱势阶层，而

非特权阶层。网民担心政审放松之后，老赖的子女可以考公，受害者的子女却生活困顿。但实情是，根据

目前的政审规则，老赖的子女依然可以考公。根据媒体报道，父母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不影响子女考

公。

中国司法部曾发过的一篇文章《爸爸有案底，孩子能通过公务员政审吗？》提到，三代以内旁系亲属有民

族宗教、国家安全、非法组织方面的刑罚，无法通过政审。如果报考的是警察类的岗位，直系亲属有犯罪

记录，会影响政审情况，如果是普通公务员，通常不会受影响。

而相对的，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被套上“寻衅滋事罪”的例子数不胜数，被长期家暴的妻子

自卫反杀了丈夫的女性被判刑也大有人在，“别犯罪不就可以了吗”是一个过于轻巧的诘问。

罗翔苦口婆心想表达的是，连坐制度只会让弱势者更受歧视，而无法有效遏制特权阶层。但b站的许多网民

并不买账，被点赞最多（5万多次）的评论说，“我始终认为祸不及子女的前提是惠不及子女。”换言之，罗

翔的受众不太关心“如果我是最弱势的那个”怎么办，他们更关心“谁偷走了我的人生”。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s4y1o7bD/?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4a3ff36b27ca80fdc032c33fb1afdb95
http://news.china.com.cn/2017-08/31/content_41504587.htm
https://mp.weixin.qq.com/s/8UhgPzgj1zFEghyftiwIUQ


翔的受众不太关心 如果我是最弱势的那个 怎么办，他们更关心 谁偷走了我的人 。

2020年，罗翔发了一条微博称“要珍惜德行，而不要成为荣誉的奴隶”，被民粹博主认为是在讽刺同日召开

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而加以攻击，最终罗翔退出微博。彼时b站不少网民为他打抱不平，罗

翔也继续在b站更新视频并仍受欢迎，他对于这里的年轻网民是有影响力的。即便如此，在考公成为最佳职

业选择，又竞争无比激烈的当下，年轻人对正义的渴求难以抽象为一种价值，只能和对阶级固化的痛恨高

度捆绑。

回头细想，舆论场如此热烈且认真地讨论贪官子女能不能考公，多少有些滑稽，也多少说明考公在年轻人

心中的分量。上一个相似的具备某种黑色幽默的事件，是娱乐明星易烊千玺考取了编制，成为中国国家话

剧院演员，引发了许多人的反弹，他被指责挤占普通人的名额，利用明星的资源走后门。

当时《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一篇评论，说“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

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作者本意是指出就业环境的恶劣让年轻人只能挤破头进入体制，但却被

认为是在嘲讽小镇做题家努力了也没用。彼时“小镇做题家”的血泪自述文字铺天盖地地出现，《中国新闻

周刊》被骂到删文。

“小镇做题家”是这个世代年轻人最强的身份认同，“考公”是他们的武器，是一种身份政治。如果有人要改

革考公的政审制度，让他们凭空多出许多竞争对手，有如要禁掉美国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手上的枪。



2023年2月25日，中国安徽省阜阳市，中国考生在门外等待参加2023年度公务员笔试。图：VCG via Getty Images

争做清白的中国人 


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都不乏这样备受认可的说法：“找党员做男朋

友的好处，政审帮你筛选了家世清白。党员出轨，家暴，不孝敬父母，临危

不救都属于触犯纪律。”

许多人在谈论此事时用了“清白”这个词。一个网民质疑周世虹的提案，“为什么我们清白人家的小孩要为不

清白人家的小孩负责？”一位知名的新闻当事人也反对这个建议，她说“犯罪是有基因的”，而她自己曾作为

受害者维权，至今仍受到老家政府的监视和骚扰，被当成罪犯对待。

“清白”的自觉，也让很多人反对另一个提案——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建议，废除寻衅滋事罪。四川广播电

视台在微博发起一起投票，有2万人赞成取消寻衅滋事罪，5.2万人反对取消。有网民自陈，“我极有可能成

为被寻衅滋事的对象，毕竟我又不会寻衅滋事别人，我总要有点什么保护自己吧”，还有人说“如果你不惹

事，你赞成的理由是什么”。

对权力的服从让人们想象出这样的社会结构：随时会伤害自己的陌生人，严厉的仲裁者，随时可能成为无

辜受害者的自己。当这些人谈论寻衅滋事罪，他们想象的是自己在身体上被这个口袋罪保护了；当他们谈

论犯罪者三代不能考公，他们想象的是自己的利益被保护了。在这个想象的社会结构中，总有一个陌生的

他者在犯罪，犯罪就是伤害自己的利益，而国家作为仲裁者越重刑主义，就越能保护自己。

而希望废除连坐制和口袋罪，守住“无罪不罚”底线的人，忌惮的是不受约束的公权力，他们很清楚，喜怒

无常的仲裁者才是最容易伤害普通人的。在文革时期长大的胡锡进，也罕见地发表了一通没有为体制遮羞

的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有考公意愿的年轻人当中，遇到父母和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因而受限的普通人

家孩子，肯定要比遇到同一限制的贪腐官员子女要多得多。”

胡锡进提到了改革开放前的“唯出身论”。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打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

蛋，基本如此”的对联，当时“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备受歧视，

“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子女）则享受包括升学在内的优待。文革10年期

间停止高考，“黑五类”无学可上，能上大学的都是工农兵及其后代。写出《出身论》抨击这种血统论的遇

罗克，也被处以死刑。



一人犯罪，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审规则如此受公众捍卫（甚至超过了政审事实上的严厉程度），正是新时代

的“出身论”在还魂。人们找了很多理由为“出身论”辩护：犯罪所得惠及子女，对受害人的子女不公平，家

庭教育很影响人等等。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事情是划清一条界限，界限内的人是清白的，界限外的是有

污点的。最最重要的事情是，清白的人理应要获得更优越的待遇——有资格成为公务员。

在外部，最近几年跟西方挪用中国文化、韩国偷中国新年、日本和服渗透中国的各种斗争中，中国年轻一

代塑造了有别于西方的、排他性的、纯净的“中国人”身份。在内部，出身论逐渐扎根，势必要在“中国人”

里再区分出“清白”的中国人和“被污染”的中国人，正如核酸检测也有阳性和阴性。

今天的人奢谈清白，一方面是对普通人守法成本之高的无知，另一方面也是错把体制要求的队伍纯洁性，

用来填补道德真空。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都不乏这样备受认可的说法：“找党员做男朋友的好处，

政审帮你筛选了家世清白。党员出轨，家暴，不孝敬父母，临危不救都属于触犯纪律。”

2022年9月3日，山东省枣庄市，新招聘的公务员在接受军事训练。摄：C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没有价值之争，只有宗法社会 




今天的舆论冲突的背后，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即血缘被视为社会秩序和权力

结构中最核心的部分。

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出身论甚至不如文革时期的出身论“进步”，后者还尝试对社会秩序进行革命，而今

天的“清白”中国人有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底色，他们想维护的是一个和权力高度重叠的公务员阶级。

更悲哀的是，由于编制如此之少，而考公的人又如此之多，考公者作为一种身份，直如古代的秀才，在循

环往复的科举考试中，把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固定在这片土壤上。

反对改变政审规则、要求犯罪者子女不准考公的人，最常用的理由是是反对特权再生产特权，但到了最

后，他们维护的是一个特权阶级的稳固。所以罗翔在他的视频中忧心地说：“人们越是致力于争取结果平

等，就越可能陷入等级和特权的泥沼。”

中国社会这几年越来越保守是无须再论证的常识。但如果说过往对中国社会的此类观察，还常常在讨论进

步和保守所代表的两种价值哪种更有认受性，今天的问题则已经完全变了。价值已经没有任何被讨论的空

间，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争论并不是社会矛盾的重点，今天的舆论冲突的背后，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即血缘

被视为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中最核心的部分。这才是保守。换言之，今天中国社会没有价值观的拉扯，而

是价值观的缺失，正在发生的冲突，是宗法社会的一个阶层在尝试驱逐另一个阶层。

2011年药家鑫案发生时，当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出现在媒体上时，法律学者还能和全社会一起讨论“废

除死刑”是否必要。社会所能承载的讨论的复杂性，是今天无法想象的。这是对价值的追求（无论进步还是

保守）还支撑着社会的表现。今天的社会已经坍塌殆尽，人们在废墟中拉出几根木头，搭建起来的就是一

个三角形的宗法社会。在这个三角形中，血缘即权力，权力即正义。

再以一个故事作结。今年年初，四川修改《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生育登

记取消结婚限制”，意味着单身女性也可以合法生育。在抖音中，一个妈妈说：“正宫娘娘注意了，政策开

放了，我儿子只娶嫡出（正室生的）的女孩”，获得好几万点赞。评论也都是“我闺女不仅要嫁嫡出，而且

如果家里有庶出（妾室生的，有时也包括私生子女）兄弟姐妹的也不嫁”，“怪不得古代这么注重嫡出庶

出”。单身女性可以合法生育，被网民们看作是为“小三”生子开了方便之门。

基于把人口当成资源使用的出发点，为解决出生人口暴跌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改变生育制度，在法律

上取消了生育和结婚的捆绑，正好切中了“进步”叙事，又同时踩中了以血缘为荣的宗法社会的罩门，这大

概也是一个新的“复杂中国”了。




